
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
凌英美中国青年报记者

一些时候来，青年中常常流传这样的话：
“不靠数理化，就靠好爸爸。”这的确反映了我

们目前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实际。那么，究竟什

么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什么是我 们应该反对

的。我们青年应该向谁学习，向谁看齐呢？为

此，记者采访了财政部长吴波同志。

严于 律 己  不搞 特 殊

在财政部采访的几天时间里，从司机、秘

书、行政管理人员到司局长、副部长，大家从

不同的角度，以大量生动的事实向我介绍了吴

波同志的事迹，都异口同声地赞扬：
“吴老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吴老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不搞特殊。”
“吴老是我们的好部长啊！是我们学习的

好榜样！”

吴波同志今年七十四岁，一九四一年就在

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任秘书主任，建国后担任财

政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部长，四十年来一

直做财政工作，是一位刻苦学习、精通业务的

领导干部。他的职务几经提升，当了部长，仍

住在五十年代初住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现在门

窗的油漆斑斑剥落，墙壁已经十七年没有粉

刷。唐山地震以后，墙壁两处出现裂缝，机关

和房管所要给他修理，他执意不肯，还诙谐地

说，“我研究过了，即使墙壁倒塌，也是往外

倒，不会有危险的。”他还说：“我是财政部长，
管钱的，现在国家经济有困难，许多人居住条

件都很差，我的房子能住就行了，应当先给别

人修。”
吴老当了部长，行政处的同志准备给他配

备新的沙发、大办公桌、电扇等家具。他知道

后，就找行政处的同志说：“我家里的东西一切

照旧，什么也不要给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可以

自己解决，你们要多关心下面的同志……”行

政处的同志觉得吴老家的沙发实在太旧，提出

要修理，换个沙发套，也被拒绝了。现在，吴

老家里的沙发套还是他爱人邸力同志（北京电

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自己买布缝制的。
当了部长，照例可配备“红旗”轿车，可

是吴老不讲这一套。他说：“车，只要能跑就行

了。为什么职务一变，待遇也一定要变呢？”吴

老用车一贯公私分明，从不坐公车逛公园、上

百货商店。即使因公外出开会，如果路程比较

短，他总是坚持步行，从不用车。有时和老战

友来往，需要派车送一下，就要司机记上帐扣

钱。他对家里人要求也很严，从来不让家里人

使用公家的车。一次，小孙女生病发高烧，司

机小孙对吴老说：“让 我开 车送她上一次医院

吧！”吴老却严肃地说：“不能给小孩惯这毛病。”

三年困难时期，吴老也不要特殊照顾，把

发给他的“供应卡”锁在柜子里。秘书发现

后，心疼地对吴老说：“你夜以继日地工作，年

纪又大，应该注意一些营养，否则你身体吃不

消。”可是，我们的吴老却毫不在意地说：“现在

国家有困难，大家都有困难，作为领导干部，
只有同大家同甘共苦，才能不脱离群众。”一九

五九年夏天，吴老到北京郊区芦沟桥公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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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参加劳动一个月，和社员过着完全一样的

生活。社员都亲切地叫他“吴老头儿“，谁也不

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路要靠自己走  不能依靠父母”

吴老搞财政工作几十年，到处都有老战

友，老下级，可是他从未想到要利用职权和战友

关系，把自己的儿子弄到身边，或调到大城市，

安排如意的工作岗位。吴老常说：“权力是人民

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私

利。”“孩子从学校毕业，就是国家的人，要服

从祖国分配。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青年

人尤其要注意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他还经常

对儿子们说：“路要靠自己走，不能依靠父母。
靠父母不能长久，那是一种没有出息的表现。”

在吴老的教育和鼓励下，他四个儿子有三个在

外地工作，而且都是在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
大儿子初中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参加

支援大西北建设。吴老高兴地对他说：“我支持

你的行动，青年人志在四方，这是一个很好的

锻炼机会。可你一定要记住，既决定去，就不

能中途当逃兵，要在那里安家落户。”就这样，
大儿子离开了北京，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的舟曲县工作一直到现在。二儿子原在北京广

播器材厂工作，一九六六年，响应党的号召，
自愿报名支援了三线建设，并且把爱人、小孩

和岳母一起迁去。吴老对此积极支持。至今，
他一家仍生活、工作在陕西省铜川的一个山沟

沟里。四儿子一九五七年从部队转业，自愿报

名到北大荒参加建设，在那里结了婚，安了

家。
吴老还要求儿子们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

力，注意艰苦朴素，不准搞特殊。大儿子从小

在安徽农村过着艰苦的生活，后来，回到父母

身边，在北京一〇一中学住读。家里每月给他

二十元生活费。他除了伙食费外，还经常攒下

一些钱来添置衣服或鞋袜。三儿子虽然和吴老

住在一起，但是在生活上也是自力更生，不依

靠父母，不搞特殊。

吴老经常提醒儿子，不能由于父母所处的

地位而觉得自己特殊，更不能利用父母的权力

谋私利。在外地的三个儿子，多少年来都一直

安心工作，没有哪一个向父亲提出过调动工作

的要求。

不搞门当户对  和群众心连心

吴老一家和劳动人民心心相连。在吴老的

教育影响下，他的儿子们也没有那种高干子弟

的特殊感、优越感。几个儿子找对象，也不考

虑自己的门第。说起儿子们的婚事时，吴老打

趣地说：“我们没有搞门当户对，对象都是他们

自己找的，几个儿媳妇都是劳动人民和一般干

部的子女。”

大儿媳在甘肃省舟曲县饭店当服务员，工

作积极肯干，被评为县和自治州的先进工作

者，四儿媳早年因病在农场退职，现在家属队当

临时工。二儿媳的母亲是保姆，在去陕西以前，
吴老多次叫亲家母来玩，但有一段时间她怕部

长家里看不起她，不好意思来。吴老和他的爱

人知道这情况后，对二儿媳说：“你告诉妈妈，
新社会和旧社会不同，我们是亲戚，要老人来

吧。”以后老人们才有了来往。
吴老职务虽高，却始终关心群众，把劳动

人民看作是自己的亲人。吴老家的保姆，全家

都称呼她孙奶奶。有时，孙奶奶的亲戚来看望

她，吴老总是留他们一起吃饭。每到夏天，孙

奶奶住的房子西晒。窗上除了挂苇帘外，吴老

和邸力同志亲自在孙奶奶窗前种上扁豆和牵牛

花，以遮阳光。孙奶奶对我说：“吴部长不讲吃

穿，没有一点架子。我在他家里做活，象在自

己家里一样。”文化大革命前给吴老开车的司机

老蔡，至今仍和吴老住在一个院里，相处十几

年，他深有感慨地说：“吴老虽然是个‘大官’，

但平常对人总是很客气。我家中人口多，生活

有困难，吴老一家给我们的帮助很多。从一九

六四年到现在，我们一家六口人的水电费，月

月都是由吴老替我交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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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仆 的 遗 憾

编者按：这一期我们转载了《人民日报》一篇短文“公仆的遗憾”和《中国

青年报》一篇通讯“财政部长和他的孩子们”。前一篇说的是张劲夫同志路遇病

人，急人之难，让车相救的事迹。后一篇说的是吴波同志一贯严于律己、艰苦

朴素，平易近人，不搞特殊的事迹。恰好张劲夫同志也曾经是财政部长，这就

为我们广大财政干部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张劲夫同志表示：“遗憾的是，还

有许多该做的事未做，或者未有做好”。吴波同志表示：“同《关于党内政治生

活的若干准则》 来衡量自己，我还做得很不够呢！”古语说：坐而议，不如 起而

行，临渊羡鱼，不如 退而结网。让我们以 党内政治生活的 若干准则为标准，以

劲夫、吴波同志为榜样，在人民公仆这个光荣的岗位上，把该做而未做或未做

好的事，把做得还不够的事，进一步做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做出更大贡

献吧！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张劲夫同志在下

乡途中，见到有人摔伤于地，不是冷眼一看，
扬长而去；而是急人之难，让车相救。这虽是

一件小事，却被群众传为美谈。尤其发人深思

的，是他在读罢当事人的感谢信后写下的话：
“不要感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遗憾的是，
还有许多该做的事未做，或者未有做好。”

这是一位公仆感到的遗憾。一个人，只有

具备了强烈的革命责任感，才能时时感应到人

民对他的召唤，处处看得到需要他去尽心尽力

的事情。尽管他们不断做着有益于人民的事，
却从不认为自己做得差不多了。相反，常常有

一种遗憾的心情。正因为他们总是以做得少为

憾，才有可能做得更多、更好。
在生活中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在其位而

不谋其政，渎职而不知自责。少的是“俯首甘

为孺子牛”的精神，多的是逍遥为“官”的本

事。他们或许也会感到遗憾的，那不是因为自

己贡献于人民的太少，而是觉得党和人民给与

自己的不够。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遗憾”的

心情，他究竟是真公仆还是假公仆，就很值得

研究了。
晨 平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 6 月17日）

老不坐车，那时，我上下班都是走着到机关，
想买辆自行车，经济上有困难。吴老知道后，
主动给我钱。我才买了一辆自行车。”吴老对机

关职工的困难很关心。六十年代初给吴老开过

车的老李同志，现在年纪大、行动不便，老伴

又有病。吴老夫妇和儿子有时去探望并送钱给

他。
吴老是非常谦虚的。一次，在他家里，当

我表示要向吴老学习时，他说：“我是搞财政工

作的，对自己检点一些是应该的。用《关于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来衡量自己，我还做

得很不够呢！”

（转载1980年6月7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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